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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了， 白色救护车载着焦秀清行驶
近一百公里， 她知道家在哪， 可就是回不
去。

这个87岁、 偏瘫的老人就像身不由己
的钟摆一样， 被儿子们推来推去。 她被遗
弃在999救护车上长达15小时， 在初冬的
夜晚穿越了半个北京城。 最终， 收留她的
是石景山医院、 石景山区护理院和海淀救
助站。

她有4个儿子、 2个女儿， 可没人注意
到她消失了， 谁都以为那天晚上， 母亲住
进别的兄弟姐妹家里。

如今， 躺在床上的焦秀清已经不太愿
意提及那段冰冷的记忆。 “头些日子， 我
还跟他们一床睡觉， 记着睡了好多日子，
不知道怎么就……” 她缩在被子里， 伸出
皱纹纸一样的左手捋了捋头顶的白发， 轻
轻叹了口气， “想……想不起来了”。

焦秀清身上的紫色毛衣， 还是离家那
天穿的 。 11月11日 ， 她和自己的两床被
褥、 秋衣、 秋裤还有两条毛巾一起被儿子
送上救护车。 那天早上， 64岁的二儿子老
赵喂母亲吃了碗红枣栗子枸杞粥和一个烧

饼后， 跟她说： “给您送回去。”
自打今年1月摔了一跤后， 焦秀清在

石景山区二儿子家里已经住了10个月。 此
前， 她一直独居在北京北郊清河的一栋宿
舍楼里。 年过八旬的她耳朵不聋， 眼睛能
看得清小字， 经常一个人去 “稻香村” 买
点心。 可现在， 她右半个身子动不了， 说
话也有点不利索。

一天夜里， 她从床上摔了下来， 在冰
冷的水泥地上躺了两宿。 铁床的栏杆都被
她拉弯了， 还是没爬起来。

二儿子将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晚
上还和她睡在一起。 可现在， 二儿子要把
她送回去。 “没什么病 ， 老太太就想回
家。” 那天早上， 他对999的接线人员这样
说。 10点45分， 急救车停在小区楼下， 二
儿子和两名救护人员把母亲从4楼抬了下
去。

救护车向北行驶， 目的地是北五环外
焦秀清过去住的宿舍楼， 那里现在是小儿
子住的地方了。 母亲离开后， 57岁的小儿
子突然搬了进去。 这让二儿子很气愤， 母
亲搬到自己家后， 他已经变更为那间房子
的承租人。

纠纷闹到法院也没解决 ， 直到几天
前， 在居委会调解下， 兄弟俩终于签了协
议： 母亲和房子都归小儿子， 二儿子要移
交母亲的身份证、 户口本以及代为管理的
赡养费。

11月11日下午2点半是约定好的交接

时间。 焦秀清躺在救护车上， 身上盖着被
子， 就要回家了。 二儿子回忆， 母亲当时
心情不错， 在车上还跟他聊天儿呢。 那天
路上没堵车， 12点前就到清河了。

按照二儿子的说法 ， 救护车到了楼
下， 他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我把妈用救
护车拉回来了 。” “等会儿吧 ， 下午再
说 。” 二儿子听了很生气 ， 付了224元车
费， 然后跟焦秀清说了句 “我上厕所去”，
就离开了。

两个多小时后，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刚
上班， 就被救护人员堵在门口。 他们说，
二儿子留下一句 “我上居委会说一声 ”，
人就消失了， 手机也关机了。 他们不知道
该把老人送到哪去。

这时， 焦秀清已经在救护车上躺了3
个多小时， 除了早餐， 她还没吃东西。 在
场的二女儿出去买了两碗粥和一些点心，
在救护车上喂她吃了。

急救中心的人打了半天电话， 二儿子
的手机还是关机。 小儿子急了， “你们从
哪接回来送哪去！” 他不同意把母亲接上
楼。

下午4点左右， 救护车只能载着焦秀
清， 重新返回石景山。 可是在二儿子家门
口， 救护人员敲了半天门， 没人开， 打手
机， 关机。 那天晚上， 二儿子家的灯一直
都是黑的。

由于999急救中心没有回应记者的采

访请求， 没人说得清那几个小时里到底发
生了什么。 有人说， 救护车还曾去过二儿
子位于京郊的另一处家里找人 ； 还有人
说 ， 救护车在两个儿子家之间往返了几
次。

可以肯定的是， 接近夜里两点， 兜了
大半个北京城的救护车终于停在石景山医

院门口。 直到现在， 医院工作人员也不明
白救护车为什么要把老人拉到这里。 石景
山区卫生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气愤地说 ：
“不知道是谁出了个 ‘馊主意’， 说送医院
急诊科， 他们说家属一会儿就来， 结果到
了中午还没人来 ， 医院赶紧上报到卫生
局， 并且报了警。”

焦秀清被抬进急诊室的留观室， 医院
为这个深夜到来的老人做了血常规和心电

图的检测， 除了偏瘫和陈旧性脑梗， 没有
别的问题。 焦秀清跟医生说， 自己没病，
“是被一个儿子送到另一个儿子家”。

记者在医院见到这位老人时， 她刚吃
完晚饭———那是护士自己掏钱买的一份番

茄炒蛋和米饭， 这很可能是被遗弃20多个
小时以来， 老人吃上的第一顿饭。

刚到医院时， 焦秀清总是闭着眼睛不
说话 。 留观室里的其他病人都有家属陪
伴， 身上插着输液管或者治疗仪， 只有她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 她让靠近的护士走
开， 然后闭着眼睛说： “我的儿啊。”

她的儿子并不知道她被送到医院里。

直到警察找到清河小儿子家里， 他才知道
被自己拒绝的母亲并没有回到哥哥家。 当
天晚上， 他跟着警察去医院看了母亲， 喂
她喝了点水， 也没说什么话。 小儿子说，
父母50多年前就离婚了， 那时他才两岁，
在爷爷奶奶家长大 ， 和母亲并没什么感
情。

他再次拒绝将母亲接回家， 除非先解
决和哥哥的纠纷。 他留下自己和哥哥的电
话后离开了。

焦秀清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 护工喂
她吃猪肉大葱馅儿饺子， 她满足地自言自
语， “多福气！” 有时， 她夜里会梦见二
儿子。 一天晚上， 她突然大喊起来， 冲着
一个输液的病人叫儿子的名字， 直到护士
把那位病人拉到她床前， 让她仔细看看，
焦秀清才恢复了平静。

尽管50多年前就和丈夫离了婚， 但她
和孩子之间一直有联系。 年轻时， 她帮人
裁衣服、 做保姆挣钱； 老了， 她帮儿子带
过孙子。 别人问她到底有几个孩子， 她举
起干枯的手指认真地数起来， “我想想，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想起
来苦啊， 一言难尽”， 她没有再数下去。

在这样的年龄， 焦秀清已经忘了很多
事， 比如自己的年龄， 但她记得有个当兵
的孙子生得黑乎乎的大个子， 有个孙女画
画特别好， 尽管他们很少来看她。 一个人
住的时候， 她过年连饺子都懒得包， 因为
也没什么人来， “惯了， 我这几十年都是
这样”。

连外人都看得出来， 这个老人实际很
孤独。 住在二儿子家时， 夜里睡觉她总摸
着儿子的胳膊， 有时还在梦里喊出前夫的
名字。 记者采访过了探视时间被要求离开
时， 她小声抗议： “这儿说话没事、 没事
的。” 最后还用仅能活动的左手攥紧陌生
人的手说： “下午再来。”

焦秀清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 ， 卫生
局、 民政局、 维稳办、 派出所等部门都在
想办法协调。 石景山区卫生局考虑， 老人
总待在急诊室不是事， 既占用公共医疗资
源， 又容易传染呼吸道疾病， 最后用一辆
救护车把她送到西五环外的护理院。

临上救护车前， 一位工作人员问她，
感觉怎么样， 她说 “挺好的”。 再问她孩
子们呢， 她说： “孩子们都挺忙， 孩子都
挺好的。”

“她都知道， 但她不说孩子不好， 挺
要面子的。” 这位工作人员说。 即使住在
二儿子家的日子里， 这个要强的老人也想
从床上一点点蹭下来， 自己去上厕所。

就在人们为焦秀清忙活的时候， 她的
孩子还不知道母亲转院的事。 从记者这里
得到消息后， 小儿子推托， 护理院太远，
自己吃低保没法去看； 老人的另一个儿子
接到记者电话后， 不耐烦地说： “爱住多
长时间多长时间， 你告诉他， 这钱他 （二
儿子） 自己花！”

当记者问为什么不能先把老人接出来

再解决矛盾时， 他在电话里说： “那要我
说， 接到你家合适。”

母亲入院两天后， 一直消失的二儿子
终于出现了。 他说 ， 看到记者发来的短
信， 才知道母亲被救护车送医院了。 母亲
转院第二天， 他带着妻子以及此前一直帮
忙照顾母亲的小姨子， 一路打听着去西五
环外寻找母亲住的护理院。

躺在床上的焦秀清先看见了儿媳的妹

妹 ， “你让我看看正面……” 她歪着头
说， “哎呀， 你找着我了！” 她哭了出来。

二儿子说他心里一直很纠结， 没想到
事情变成这样。 他觉得签署的那份协议不
公平， 想走法律途径解决。 他和妻子身体
都不好， 送走母亲， 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可现在把母亲接回来， 兄弟姐妹又会觉得
他好欺负。

记者问他： “如果那天晚上你在家，
会不给母亲开门？” 二儿子沉默了一下，
“我觉得不会”， 说完他的眼睛湿了。

焦秀清的心情倒是变好了。 二儿子离
开后， 她跟别人聊几句天儿， 就仰着头、
眨着眼睛说： “我这、 我这儿住不长了，
明天就走， 儿子媳妇明天来接。” 护工逗
她 ： “你跟他们说住这儿 ， 好不好 ？ ”
“住这儿 ？” 她声音大了 ， “住医院可不
行， 多乱啊。”

她说不清到底回的是清河的家还是石

景山的家。 到了第二天晚上， 她还是睡在
护理员的病房里。

事实上， 接走她的还是一辆救护车。
由于焦秀清的户口在海淀区， 11月18日上
午， 她被送往位于唐家岭的海淀区救助管
理站。

这一天距离她离家整整一个星期了，
她已经换了三个地方， 可还是没有回家。

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 实行劳教制度是
播了大乱留下大患

两个儿童的梦想
这回真的是“举世瞩目”。这里说的

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文件。
美国那边传过话来，在媒体上，老美最关
心的有两个，一个是废止劳教制度，再一
个是计划生育制度变化， 都直接涉及个
人权利。

过去当记者时， 我与西方驻京记者
时有联系，吃饭聊天儿。后来少了，我觉
得他们太天真，太表面，太自我，在信息
进出量上，我方太多顺差，瞎耽误工夫。
比如， 关于北京市民冬天为什么要储存
大白菜，我就被问过多次，但也没见他们
发现背后的什么大阴谋。

此次老美依然如此，依然天真。十八
届三中全会文件有那么多内容， 字字句
句都关系到中国党纲、政纲、国纲、民纲，
老美为何偏偏最关注这两条？ 或者是因
为，过去这两条被妖魔化得最甚？

美媒挑出这两条， 当然是为迎合读
者。 在美国公众眼里， 个人权利当是第
一。 此次在美华人群起抗议ABC辱华事
件，便是顺应了美国人的这一价值观，如
果叫嚷要杀光的不是中国人， 而是犹太
人 ，是黑人，会怎样？将心比心 ，感同身
受，于是许多美国人理解、赞许华人的抗
议。

但在咱这儿，尤其受过点教育的人，
看问题就不大局限个人感受， 而高大深
远许多。 比如劳教制度， 就会着重看历
程，看规制。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
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第
一次明确提出劳教办法；1957年8月经全
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
问题的决定》，哦，走行政法规了；1961年
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
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哦，执行
部门决定了细节……

而这样一个走过合法程序的劳教制

度，到了10年“文革”，却被废了———公检

法体系都停摆了， 随便一帮红卫兵就能
翻墙破门抓人，哪里还用得着劳教手段？
及至改革开放，1980年2月《人民日报》发
表评论员文章 《继续办好劳动教养》，貌
似拨乱反正了。

当然，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这只是
播了大乱留下大患，劳教制度的问题是：
不经过严格的刑事司法程序， 公安一家
就可以决定长时间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

由。进而更不像话，劳教制度被一些警察
和地方官员当成打击公民及截访维稳的

工具，截访和维稳公司化运作，产生包括
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链条……

早就有人质疑劳教制度， 据说前四
大“右派”之一的章乃器先生，1971年曾
致信周恩来，指责劳教是“无罪”而“剥夺
自由”： 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
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自由的教

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
命中曾唤起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这难道应该忘记吗？ ……章先生的责问
很中国很高大深远，而个人化的问法是：
我为什么动不动就被抓被关？ 为什么被
红卫兵打成重伤？ 为什么被剥夺财产？
———个人的遭遇， 更生动， 更具传达效
果。

至于为何要放松生育管制， 官员的
解释也是高大深远： 我国人口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 人口结构性问题将影响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长远发

展。这话放到个人身上应该这么说：两个
独生子女养四个老人使得家庭不堪负

担， 四二一的独生子女教育的弊端早已
显现……

美国人常把个人主义玩到极致。美
国男童迈尔斯·斯科特现年５岁， 幼时被
确诊白血病，他想做一回电影《蝙蝠侠》
的英雄，于是美国人积极配合了他，连总
统奥巴马都在社交网站上留言鼓励迈尔

斯。11月15日迈尔斯一袭蝙蝠侠装束，坐
着一辆蝙蝠车出现在旧金山街道上，旧
金山警察局长格雷格·苏尔向他“求助”，
去体育场解救旧金山巨人棒球队一个吉

祥物， 去缆车轨道上解救一名妇女并拆
解一个“爆炸物”，去一家银行挫败一起
抢劫案……

这小把戏中国人也会玩。8岁绝症盲
女朱欣月想看北京天安门升国旗， 因病
又不能离开长春，2006年3月22日， 上千
人为她模拟升旗场景， 扮作报站员、导
游、观众等，用美丽的谎言圆了朱欣月的
梦。

同样是孩子的梦想，有两点不同，一
是个人英雄主义拯救旧金山， 一是心向
祖国高大深远；一是男孩，一是女孩。

报人

小儒：失而复得的有声世界

那个喧闹的世

界，悦耳的世界 ，可
能会再次从 4岁的
小儒 （化名 ）耳边 ，
长久地消失了。

日前，小儒和父母在街边，不小心
弄丢了人造耳蜗体外处理器。 对于这
个生来就陷入无声的小女孩来说，那
对人造耳蜗是她真正的“耳朵”，也是
她通向有声世界的唯一通道。

眼看那条通道被关上， 小儒的世
界再次失声， 但整座城市为寻找那个
丢失的“耳朵”，迸发出更多的声音。这
里有，1000多辆公交车上的广播声，陌
生人寻找“耳朵”的脚步声，以及转发
微博时的键盘声……

终于，那条属于小儒的有声通道，
在关闭仅 110小时后 ， 再次被敲开
了———她的“耳朵”找到了。

如今， 小儒可以听到父母感激涕
零的声音，人们拍手称赞的掌声，以及
一座城市因为关爱而迅速演奏起来的

协奏曲。

张晓勇：不匹配的人生

高考状元 、清
华 大 学 优 秀 毕 业

生、 外企的高薪白
领 …… 对 于 月 薪
2000块钱的保安张
晓勇来说， 这些曾在他头上闪闪发亮
的名词， 如今不过是人生记忆里星星
点点的灰土罢了。

盯着哪家狗被偷 ， 哪家又遭了
贼……张晓勇的生活几乎被平庸填
满，以至于这么多年来，他对社会产生
的最大影响， 是用自己日益黯淡的经
历，激发当下的讨论：名校生非但没成
为社会精英，反而从事廉价工作，是失
败的人生？

确实， 当成功跟着豪华车轮向前
奔跑，随着银行存款蹭蹭往上攀登，和
响亮的头衔一起排布在名片上时，张
晓勇真该从地缝里逃遁。

但容易被人遗漏的是， 张晓勇是
一个称职的保安， 孝顺的儿子和顾家
的父亲。这样的人生，同样是疲惫生活
里的一种英雄梦想，与身份和头衔，无
关。

梁小斌：正被挽救的诗人

中国当代著名

的诗人梁小斌 ，生
命垂危。

他 躺 在 病 床

上， 思维混乱而跳
跃。人们无法知道，
这个写过《中国，你的钥匙丢了》、《雪
白的墙》的诗人，此刻是否正在头脑里
编织诗句。

这一次，他可能会把自己丢了。他
被束缚在医院的白墙里， 更一直无法
飞跃窘迫生活的那堵墙。 他长年没有
固定收入和社会保障， 如今难以承受
高额的医疗费。

但一切没有那么糟。 人们并不希
望，这个被文学界赞誉的诗人，成为当
下时代的诗集里，一个悲情的篇章。目
前，各方人士正在为梁小斌发起募捐，
竭力拽住一个诗人生命里的休止符，
诗歌的最后一个句点。

一位作家说，“如果梁小斌的下场
不好，将是社会的耻辱”。好在，诗人虽
然力不从心， 但是他并没有被人们遗
忘。

迈尔斯：梦想成真

那一刻，几乎
无人想去怀疑 ，5
岁的迈尔斯是一

个超级英雄。
这位个头还

不及成年人胸口的“蝙蝠侠”，成功解
救棒球队的吉祥物， 拆掉缆车轨道上
的“爆炸物”，还逮捕了银行劫匪。

他大步走在闹市区街道上， 沿途
数万民众为他喝彩。 市长为他送上荣
誉的“钥匙”，当地媒体报道他的英雄
事迹。

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他说：
“加油，迈尔斯！ 去解救高谭市。 ”

当然，世上没有“蝙蝠侠”，美国也
没有高谭市。 这一切都是美国人为迈
尔斯———这个崇拜“蝙蝠侠”的白血病
患儿，演绎的梦幻场景。 警察、旧金山
市市长、美国总统，以及数万志愿者，
为给这个男孩圆梦，甘愿当起演员。

只要迈尔斯梦想成“真”，整座旧
金山都可以沉浸在剧情里。 这种童话
般的守护，看上去天真，却是托起更多
爱和生命的力量。

她有6个儿女，却被遗弃在救护车上长达15小时，救护车载着老人，一趟趟往返于两个儿子的家中，
最终，救护车把她送到了一家医院急诊科。如今，老人又被送到了救助站。

儿孙满堂却老无所依
本报记者 王晶晶

中国留日学生救人后受天皇接见、首相颁奖

一不留神感动日本
本报记者 宣金学

11月13日晚上， 中国留日学生严俊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手里接过一份感谢状。

安倍称赞他： “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
为， 对日本青年而言是优秀的模范。”

当天上午， 日本天皇委托内阁正式向
严俊授予 “红绶褒章” 和奖状， 奖状上盖
着极少见的日本国玺。 红绶褒章是1881年
实行至今的日本褒章制度中极其难得的奖

章， 严俊是获此嘉奖的唯一一名外国人，
并且是最年轻的一名获奖者。 下午， 日本
天皇接见了他。

短短十几个小时里， 严俊在日本赢
得了至高的荣誉。 但在两个月前的事发当
天， 报道这一事迹的只有日本一家不知名
电视台的寥寥数语： 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
从淀川救上一名9岁落水儿童。

严俊本以为 “也就这样了”。 但出乎
他意料的是， 第二天， 他收到来自他打零
工的便利店老板的邮件。 邮件写得郑重其
事： 店里有紧急信息 ， 请速来处理 。 原
来， 日本各大主流媒体记者堵在便利店
外， 等着采访了。

严俊是复旦大学2006级英语系毕业
生， 第二外语是日语。 当初来到大阪， 主
要是为了明年春天进入大阪市立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做准备。
9月16日， 受台风影响， 流经大阪的

河流淀川遭遇了三十年一遇的大水。 当天
下午5点左右， 一名9岁日本男孩在淀川堤
坝上拍摄通过铁桥的列车时失足跌落河

中。
跑步路过的严俊， 看到孩子落水， 估

摸着自己还有点儿游泳本领， 想都没想就
跳进了水里。 当时 “水流湍急， 里面夹杂
着树枝还有其他东西”。

直到跳进水中他才发现， 自己那点儿
游泳本领在急流中根本不顶用， “完全用
不出力气”， 几个波涛打过来， 河水灌进
肚子里。

他抓着落水的小孩拼命往岸边堤坝上

拖拽， 但是堤坝太陡， 几次试图把孩子托
举到岸上来都失败了。 河水卷着严俊和孩
子继续向下， 他的力气快要耗尽了， “也
吸不上气”。

事后， 严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
他当时脑中闪过父母的影子， “突然意识
到对死亡的恐惧”。

突然间， 他的手指抠到一条窄细的裂

缝， 他用尽全力将手指抠进去， 以固定自
己不受掌控的身体。 指甲上端被掀开， 下
端陷进肉里， 他终于爬上堤坝， 孩子却慢
慢被卷向河心处。

堤坝上已经聚了一些人。 在日本的教
育里， 推崇 “专业救援”， 不提倡 “舍生
取义”。 站在岸上的人们， 有人报警； 有
人冲他喊 “救不了了”， 让他放弃； 也有
人找来一条绳子。

那是一条快递包装用的绳子 ， 比较
细， 但让严俊看到了希望。 孩子很快被冲
下去三四百米， 幸运的是突然被一根树枝
挂住， 被暂时固定住了。 严俊脱掉衣服，
把绳子打了个套， 斜跨在身上， 开始往下
游跑。

这时， 河水卷起小男孩翻过树枝， 继
续向下， 慢慢已经离岸边10多米远， 只有
一只手露在水上， 身体忽上忽下， 完全听
不到了呼喊声。

严俊第二次跳进淀川， 当他抓住孩子
的胳膊， 岸上的人立即紧张地拉拽绳子，
严俊 “真怕他们太用力把绳子扯断了”。

最终， 这个瘦弱的小男孩被成功救上
岸。 但他好像已经 “惊呆了”， 睁着眼睛，
满脸苍白， 说不出一句话。 严俊抠混凝土
裂缝的指甲受了伤， 被众人拉上岸时速度
太快 ， 摔到堤坝上 ， 背上和腿上多处擦
伤。

警察和救护车赶来， 大家才知道这名

救了日本男孩的小伙子是一名中国人。
“我没想过成为英雄。” 严俊告诉记

者。
在日本生活了两年， 严俊的圈子并不

大。 平时在大阪市一间租住屋里学习， 晚
上偶尔去便利店打打零工 ， 这差不多是
他在日本期间的全部生活 。 他周围的日
本人有的比较友好， 但有的日本人看到
他胸前的员工标识牌知道他是中国人 ，
就会表现得不够友善。

他不敢把救人的事告诉父母， 怕父母
担心， 但觉得 “纸里包不住火”， 只是给
母亲发了封邮件， 告诉她因为救人把刚
买的iphone5丢了。

到了第三天， 在上海的母亲才反应过
来， 儿子就是早上日本NHK电台中提到
的 “救下日本落水儿童的中国青年”。

在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眼里 ， 严
俊的 “热心肠 ” 一点都没变 。 本科时的
辅导员王薇记得， 他经常帮助同学 ， 毕
业时还获得了同学们评出的 “见义勇为
奖”。

有媒体评价说， 严俊勇救日本落水儿
童的事迹， 一下子成为9月16日 “狂风暴雨
天气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 也让日本人对
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有所改变。 在日文的社
交网站上， 许多日本民众都称赞严俊 “很
勇敢”、 “是善良友好的青年”、 “感谢中
国” 等等。

如今严俊成了大阪市的明星。 很多市
民专门到他打工的小店找他， 在街上不时
有人认出他， 向他表示敬佩。 周围的同事、
顾客， 也改变 “冷静的” 面孔， 对他友好
了很多。

街对面的一家工厂的老板， 专门找到
严俊告诉他， 自己曾经非常讨厌中国人，
但严俊的事让他之前的想法有了彻底的转

变。 现在， 严俊身边的一些中国朋友在与
日本人讨论中日之间的事情时， 经常会提
到严俊， “这让话题变得更为轻松”。

9月18日， 日本大阪府警察总部大淀
警署应日本民众要求， 为严俊颁发了感谢
状。 随后颁发感谢状的还有大阪市长桥下
彻、 高■市长滨田刚史。 中国驻日本大使
程永华也为他颁发表彰状。

面对日本媒体的密集追访， 他略带腼
腆地表示：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如
果再发生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救人。” 最
后他不忘再加一句， “希望中日关系能因
此有稍许好转。”

老人在石景山医院急诊科留观室 袁 艺摄


